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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看亦舒小说，
忘记了是哪一本的哪一
章，女主人公调笑自己：奋
斗半生，结局不过是家徒
四壁，三餐不继。当然，人
家的家徒四壁是那年流行
的简约风；三餐不继，是要
控制饮食以保持身材。

我在北京虽然没有家
徒四壁，却绝对是三餐不
继。早饭与午饭合并，简
单吃些，有时遇到单位开
会，就连午饭也省了，一天
之中只有晚饭是有保证
的，却大多数时间用来见
人、采访、谈事等，往往食
不知味。

晚饭过后通常是上网
以及写稿，这一写往往又
写 到 一 两 点 ，甚 至 两 三
点。假如稿子催逼得急，
甚至通宵不睡，一直到第
二天白天交稿。交完稿
后，人已经进入崩溃状态，
直接睡倒，醒来时已是晚

上。
有时没稿子侥幸睡得

早，却又无法及时入睡，千
头万绪全部涌上心来，为
好多无稽的事焦虑。因在
这城里，与天斗、与人斗，
日日不得闲。

这么糟糕的日子，我
竟然一直过了四年。

4 月 1 日接到电话，父
亲病重，要我速回乡。心
知不是愚人节玩笑，扔下
电话，当众大哭，完全没有
修养。一是父女连心；另
外一个是情绪本来也已经
濒临失控。

这么糟糕的作息习惯
不影响精神情绪才是怪
事。北京是那么大的一个
城市，大到走在街头只觉
自己是渺小的蚂蚁，空空

落落。这种感觉，本就不
利于身心。我总是把自己
的焦虑推在工作上，总认
为工作压力大才会导致我
的烦躁、焦虑、情绪失控，
但其实静心想想，这样高
端的单位，有压力是正常
事，而一周写四页稿子，仅
就工作量来说其实也没我
夸大得那么厉害。

我的压力是综合指
数，不是单一指数。

回乡近一月，日日陪
在父亲身边，三餐按时，睡
眠充足，入睡又快又深。
清晨起来一看，脸色白皙，
目光清澈，嘴唇红润，连头
发都有了光泽。带回来的
面霜粉底之类，全都没了
用武之地，每日只往脸上
拍些化妆水，便胜过在北

京精心装扮后的脸色。
这一切，只因安心。
小 城 岁 月 ，静 长 慵

懒。年少时体会不到这日
子的好处，一心只想离开，
向着风口浪尖一路狂奔，
渴望看人，看世界，渴望大
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
生怕暴风雨来得不够猛
烈。然而在这段日子里，
我忽然发现了这安逸日子
的美。

医院里有一方秤，陪
护病人的家属们总喜欢上
去称一称。有天，我见一
个丰满的大嫂踏上秤去，
随即发出一声尖叫。我过
去一看，指针指在 59 公斤
处，同情地点点头，心想，
难怪她尖叫。谁知大嫂下
了秤后，发出这样的抱怨:

“娘啊，才 118？我怎么瘦
了这么多！”

摘自《视野》

坐上开往丰城的火车
后，李一民在两节车厢的连
接处神情黯然地打了几个
电话，然后关掉手机，木然
地回到座位，像一堵墙倒塌
似的把自己扔在座位上，双
手抱胸闭上了眼睛。

李一民刚坐下，对面来
了位相貌俊朗、衣着入时的
小伙子。和李一民一样，他
也面无表情地坐下来，前后
左右谁也不看，自顾把头扭
向车窗，漠然地看着车窗外
飞速而逝的景色。过了一
会儿，小伙子竟满脸是泪，
低声啜泣起来！

李一民坐在靠过道的
座位上，小伙子坐在对面车
窗边，他俩身边分别是两个
中年男人，估计是一开始就
被李一民和小伙子的古怪
表情弄得莫名其妙，现在小
伙子又哭了起来，他俩更是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
如何是好。最后小伙子身
边的中年男人忍不住，轻轻
摇了摇他说：“小伙子，干吗
哭啊？”

小伙子看了身边的中年
男人一眼，没说话，但眼泪还
是哗哗地往下流。看小伙子
那泪流不止的伤心劲儿，李一
民身边的中年男人也坐不住
了，他试探地说：“小伙子，遇到
伤心事了？”

“我不想活了！”小伙子
泪眼蒙眬地看了对面中年
男人一眼，嘟囔着说，“我女
朋友跟我分手了，我活着还
有什么意思？”

听小伙子的口吻是想
寻短见，他身边的中年男人
警惕地看了一眼车窗，然后
有意无意地把手放在他肩
膀上，拍了拍他说：“小伙
子，你年纪轻轻，可别想不
开！”对面的中年男人先是
愣了一下，随即也附和说：

“就是，小伙子，你才多大
啊，好日子才刚开始呢！”

“我和女朋友谈了四
年，四年的感情说没就没
了，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小
伙子没理会两个中年男人
的话，仍旧一把鼻涕一把
泪。

小伙子和两个中年男
人的对话早已被旁边的乘
客听到，他们纷纷过来劝慰

小伙子，让他想开一点。有
乘客还把这一消息告知了
乘务员，乘务员赶了过来，
见小伙子虽然哭泣，但并没
有出格的举动，也不好多说
什么，只好把他身边的中年
男人叫到一边，让中年男人
多留意他的情绪，如有异常
及时通知他。

在小伙子哭泣和两个
中年男人安慰期间，李一民
始终都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随着劝小伙子的人越来越
多，他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忽然睁开眼睛说：“你们劝
什么劝，他想死就让他去
死，烦不烦啊！”

李一民的话像一枚重
磅炸弹，一下把两个中年男
人和周围的乘客炸得面面
相觑。片刻过后，他身边的
中年男人不乐意了，指责他
说：“兄弟，你不劝倒也罢
了，还烦别人劝，也太没人
情味了吧？”

听中年男人话里有火
药味，李一民却不以为然地
说：“我看他也就是瞎嚷嚷
罢了，想死的，哪有唯恐天
下不知的？”

李一民的话虽然不中
听，但细想也有一定的道
理，他话音刚落，小伙子立
即停止了哭泣，反唇相讥
说：“我说出来是瞎嚷嚷，难
道你是要来真的？”

“你说对了，我就是准备
去死的，火车到了丰城，我的
生命也就完了。”面对小伙子
的讥讽，李一民轻描淡写地回
敬了他一句，声音冷冰冰的，
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先是小伙子泪流不止，
说不想活了，现在又冒出一
个人来，而且两人的举止神
态又都异常。他俩身边的
中年男人听罢不约而同地
站了起来，看看小伙子，又
瞅瞅李一民，像是不相信自
己耳朵般。半晌，李一民身
边的中年男人干笑了一下，
说：“兄弟，你也老大不小
了，怎么也开这种玩笑？”

望着中年男人不知所措
的样子，李一民笑了笑，说：“你

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不就
是死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死
了，一了百了了。”

听李一民这么说，不知
怎么，对面的小伙子竟突然
笑了起来，有点玩世不恭地
说：“大哥，能不能透露一
下，你为什么也不想活了，
我看你也不像想死的人。”

“我可不像你，一点感
情的挫折都承受不了！”李
一民冷哼了一声说，“我做
生意被人骗了几百万，没了
翻身的资本，债主又每天登
门，我是走投无路了。”

“我当是什么伟大的理
由呢！”小伙子听罢嘴一撇
说：“原来是个懦夫！”

“你说什么，谁是懦
夫？”李一民瞪着眼睛看着
小伙子说，“你一个小小的
失恋就不想活了，才是真正
的懦夫！”

坐在李一民身边的中
年男人听了两人针锋相对
的言辞，像是明白了什么，
他把嘴凑到李一民耳边小
声说：“兄弟，你是故意激那
小伙子，让他打消想死的念
头吧？”李一民转脸对中年
男人笑了一下，没回答他，
继续对小伙子说：“你想死
可以，可你想过你父母没
有，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
人，你不觉得这样太自私残
忍吗？”

“那你呢？”小伙子丝毫
不嘴软，“看你的年龄估计
也是当爹的人了，你死不要
紧，可债务依然存在，你把
责任推给妻儿，让他们去承
担，更不像个男人！”

见两人斗得不可开交，
小伙子身边的中年男人忽
地站起来说：“这样想就对
了，你们真要想死谁也拦不
住，你们死了就没有任何痛
苦了，可承受痛苦的却是你
们的家人！”

这中年男人的话诚恳
而真挚，李一民听后心中一
热，再看对面的小伙子，也
是一脸严肃。此后两人都
沉默下来，李一民看着小伙
子若有所思，小伙子看着他

也似有所思，紧绷的表情都
松弛下来。火车到丰城时，
小伙子发话了：“大哥，我想
通了，为失恋而死太不值当
了。你说呢？”

看着小伙子那青春率
真的面孔，李一民展颜一笑
说：“兄弟，我也是。”

火车停稳后，李一民和
那小伙子先后下了车，一前
一后出了火车站。出站后
李一民与那小伙子挥手道
别，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

刚才李一民并没有说
假话，他这次来丰城，是打
听清楚了骗他的人的确切
住址，他准备与其同归于
尽，没想到在车上竟然碰到
一个要寻短见的小伙子，为
了打消小伙子寻死的念头，
他只好说了谎。

出租车穿过几条街，就
在快到目的地时，出租车上
的收音机里播出这样一条
消息——主持人说：“刚才
在电影学院上学的吴先生
打来电话，说他在开往丰城
的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一个
中年男人给家人打留有遗
言的电话。为了阻止这个
中年男人走极端，他随后坐
在了中年男人的斜对面，演
了一出要寻死的哭戏，并与
车上其他不知情的人一起，
最终让那中年男人打消了
轻生的念头。在此，吴先生
点一首《男儿当自强》送给
那位不知名的中年男人，希
望他勇敢地面对挫折，重新
站起来……”

听到这里，李一民的心
突然像过电一样战栗了，眼
泪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

李一民突然泪流满面，
出租车司机见状吓了一跳，
忙问：“先生，你怎么了？”

“没什么，高兴。”李一民笑
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去
刚才那地方了，麻烦你再把
我送回火车站吧。”说完他
打开手机，开始拨丰城交通
广播电台的电话，他想通过
电台告诉吴先生和在火车
上劝慰他的人，这回他真的
想开了，为了那些素不相
识、真诚相待的好心人，他
也不会走极端。

摘自《民间文学》

永徽五年（654年），高
宗 27 岁，武则天 31 岁。这
年 春 天 ，武 昭 仪 又 怀 孕
了。这个时候的朝廷是舅
舅长孙无忌的，皇帝的很
多意志无法贯彻，他也不
希望这种状况持续下去，
决定突围。突围的重点就
是废去王皇后，改立武则
天，史称“废王立武”。

皇帝带领武昭仪亲自
登门拜访长孙无忌，在他
的家里开怀畅饮。然后，
皇帝赐给长孙无忌宠妾所
生的三个孩子享受五品高
官的待遇。不仅如此，还
赏给他金银珠宝丝绸整整
十车。礼物送出去了，长
孙无忌也坦然接受了。但
当高宗说出皇后无子问题
的时候，长孙无忌也不直
接拒绝，而是用别的话题
遮挡。皇帝没有办法，只
好扫兴而归。

接着，武昭仪的母亲
杨氏亲自出马，杨氏与隋
朝宗室同宗不同房，都属
于弘农杨氏，家世地位崇
高。杨氏的父亲杨达，在
隋朝当过门下省的首长，
是当时的权贵。她几次拜
访长孙无忌的府第，请求
他同意废王立武，但结果
都是被拒绝。

许敬宗在高宗当上太

子以后，就是东宫的重要
官员。许敬宗的父亲许善
心跟长孙无忌的伯父长孙
炽，在隋文帝的时候，先后
担任太常少卿。两家相互
有来往，许敬宗自诩能够
跟长孙无忌说上话，所以
他也担任了劝说长孙无忌
的任务，而任务的分派，自
然来自皇帝。结果却是被
长孙无忌厉声呵斥，颜面
无存。

长孙无忌不同意换皇
后 ，他 究 竟 想 的 是 什 么
呢？也许，在他看来，唐高
宗这个小毛孩子还是太
小，碰碰壁就会学乖的。
长孙无忌大权独揽，根本
不重视高宗的诉求。

长孙无忌的包围圈，
是从后宫到朝廷的。朝廷
上，宰相们都听从长孙无
忌指挥。后宫呢，有王皇
后这个关键棋子。而两者
之间的联系人就是皇后的
母亲柳奭氏和舅舅。怎样
才能切断这个内外联络
呢？就在这一年的六月，
机会来了。武则天此前布
置的网络发挥作用，一个
关于皇后和她母亲的报告
呈给了皇帝。报告的中心
内容是皇后与母亲一起进
行“厌胜”活动。厌胜是一
种迷信活动。就是把所恨

所爱之人，具体化为人形
或图像，然后对图像施展
种种方法，如刺针于心、捆
绑手脚等，同时申诉自己
的愿望。王皇后与母亲柳
奭氏，不一定真的使用了
厌胜之术，但是两个人鬼
鬼祟祟地在一起商议事
情，讨论如何对付当前局
势的时候，有可能屏退下
人，而这些人有的就是倾
向武则天的，于是他们就
向武则天报告。厌胜是一
个重罪，如果对付的是高
宗 ，那 么 处 分 一 定 很 严
重。如果对付的是武则
天 ，同 样 也 没 有 理 由 轻
饶。但是，最后皇帝的处
分不过是不许柳奭氏再入
宫而已。虽然处分不重，
但唐高宗显然达到了自己
的目的。

一个月以后，唐高宗
乘胜追击，把皇后的舅舅
贬官，从吏部尚书贬到遂
州去当刺史。在消灭了长
孙无忌宫中的力量后，唐
高宗又提拔了许敬宗、李
义府等长孙无忌的反对
派，从而在朝廷中培养自
己的力量。

面对这种情况，长孙
无忌沉不住气了。他派出
宰相韩瑗面见皇上，涕泪
纵横，痛说废王立武不合

适。皇上不理。另一位宰
相来济，也积极上书进谏，
结果也是一样。决战双
方，现在处于对峙状态，有
利的一方是皇帝。

唐高宗接着采取了两
个重要措施。第一就是动
员李 。李 是当时军队
的主要领导，争取到了李

也就争取到了军方的支
持。皇上用委婉的语调跟
李 商量：“我要立武昭仪
为皇后，可是长孙无忌等
坚决反对，他是顾命大臣，
这事就这样算了？”李 的
回答很简单：“这个事啊，
是陛下家里的事情，何必
问外人呢？”听了李勣的这
句话，唐高宗立刻拍板决
定，不再考虑长孙无忌他
们的反对了，决定废王立
武。第二则是让许敬宗等
亲信在朝堂上制造舆论。

经过这么一番力量动
员，很多官员开始改变立
场，成为皇帝的支持者。
唐高宗有了必胜的把握，
最后采取断然措施除掉了
长孙无忌的势力。

唐高宗的这个战略，
让人想起乃父李世民。李
世民的作战方针，向来如
此。正面坚壁清野，拒绝
应战，而侧翼则不停地发
动骚扰，断敌粮道，等到敌
人阵营全局不稳的时候，
果断决战。一旦发起进
攻，就要彻底坚定，毫不动
摇。

摘自《唐高宗的真相》

张学良一生中做过两
件震惊中外的事。一件是

“西安事变”，另一件就是他
28岁那年发起的“中东路事
件”，最终导致中国版图上
的鸡冠——黑龙江与乌苏
里江之间的黑瞎子岛被苏
军占领。

岛屿本来属中国

少帅下定决心，一定要
打这一仗。时间是 1929 年
7月。

老帅张作霖在一年前
的1928年6月，被莫名其妙
地炸死，新上任的少帅就任
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对
东北的治理。不久，张学良
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
空军副司令，这时候，他才
28岁。

少帅希望能通过这场
战争，把掌握在苏联人手中
的铁路权、电话权和电报权
统统收回中国。此时，离列
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刚胜利
时向全世界宣布的将“沙皇
俄国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全
部归还给中国”，已经过去
10年。

但是，已经是斯大林时
期的苏联，在这块 1689 年
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期明
确属于中国的领土上，继承

了老沙皇俄国的衣钵，行使
着对东清铁路、电话电报、
矿产森林等的各项权利。

1928年 6月，国民政府
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
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一场
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
的“革命外交”。

拥护统一的张少帅，当
然要向苏联方面讨还山河。

张学良行事莽撞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

很自不量力呀。”1990 年春
天，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
时，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
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
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于是，张学良从当年 7
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的苏
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
苏联机构。7月 18日，苏联
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境吉
林段开始集结苏军。

这一仗开始打赢了，在
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
地区，从 1929 年 7 月到 11
月初，东北军由于准备充
分，取得了不少胜利。苏联
也明白，这是一场不能输掉
的战争。于是，正如张学良
所说，苏联“换来了加伦”。

加伦来了以后，“打得
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

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
长，整个全灭了呀，团长自
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
军覆灭，都没有了。”

加伦号称“远东军魂”，
他曾经与中国有些渊源，北
伐时，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
问就是他。尽管东北军的
装备在中国数一数二，但
是，怎能与苏军相比？苏联
军舰发出 40 发炮弹，由商
船改装而来的东北海军才
能发射一发炮弹。

张学良所说的韩旅长
叫韩光第，他的第 17 旅全
军覆没；另外，梁忠甲的第
15 旅，在满洲里全部被俘，
而苏方的崔可夫将军把梁
忠甲当成张学良，在回忆录
中说，自己俘虏了张学良；
海拉尔失陷后，哈尔滨、黑
瞎子岛也随之被俄国人占
领。正忙于对付新军阀的
蒋介石，对张学良毫无助
力。到 11 月下旬，扎赉诺
尔、满洲里、海拉尔已被苏
军攻陷。

张学良不得不在 11月
26日，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
里要求停战。张学良派出
蔡运升与苏联谈判。12 月
20日，“中东路事件”以中方
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

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
释 放 被 俘 人 员 而 宣 告 结
束。结果是铁路没抢回来，
苏军后撤到黑瞎子岛后，就
驻下不走了。

苏军强占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紧邻苏联哈
巴罗夫斯克（伯力），正好是
扼守黑龙江、乌苏里江的锁
钥，所以，它的战略地位从
沙皇时期起，就一直为俄国
人所关注。1929 年的苏联
政府，同样不会忽视它的战
略意义，这一切体现在停战
后的《伯力协定》中。

1930 年 12 月 20 日，张
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
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项
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
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
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
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东北军
代表权限的谈判。

对此协定，蒋介石本人
也是不同意的。宋霭龄曾
经劝蒋介石，让他承认这个
协定，以便苏联能把蒋经国
送回中国，蒋介石没有答
应。

然而，为了停战，协定
还是签订了，它恢复了苏联
在中东铁路上拥有的权益，
以 换 取 苏 联 军 队 撤 出 东
北。苏联并没有按照协定
撤出东北，而是在重新获得
了铁路权益后，强占水上关
隘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
79年。

摘自《新世纪周刊》

在某雪山边防哨所，
驻守着几个兵，外加一个
班长老李。这里常年积
雪，寸草不生，一眼望去到
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哨所
里仅有一部内线电话，士
兵们几乎与外界隔绝，条
件很艰苦，而孤寂是更加
难以忍受。

大家最高兴的事莫过
于收到家中的书信，每次
团里送补给就会顺便把那
些信给捎上来，有时候因
为雪崩封路还会延迟十天
半个月的。对于家里的
信，大家都是看了又看，翻
了又翻，可怎么也不“解
馋”；后来班长老李提议，
大家如果方便，把信拿出
来一起看，每周一封，五封
信轮流刚好能看一个多月
多点儿，几乎能接上下个
月的来信。大家一致同
意，几个战友也没什么秘
密不秘密的，就是谁的火
辣辣的情书也都被拿出来
看了，大家那劲儿仿佛信
不是写给某个人的而是写
给自己的一样，周周都有
新鲜，周周都有盼头，这个
习惯就这样留了下来。

可刚来不久的新兵张

小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
信，自己偷偷看了就藏起
来，死活不拿出来给大家
看。他越不拿出来，大家
伙就越好奇越想看。时间
久了，大家心里多多少少
都有些意见，心想这个人
咋这样呢，信中能有个啥
秘密。

张小虎也清楚，每次
想解释，话到嘴边却又咽
下，结果与另外几个老兵
的关系挺紧张的。

老李看不过，就私下
提 醒 张 小 虎 ，问 ：“ 谁 的
信？”

“我娘的。”
“有什么不能公布于

众的东西吗？有困难，你
说 出 来 ，大 家 想 办 法 帮
你。”

张 小 虎 有 些 紧 张 ，
结 结 巴 巴 地 回 答 ：“ 没 ，
没有……”

“不能让大家看看这
信？”张小虎又点点头。老
李也不好再说什么，叹口
气起身走了。他还对几个

老兵交代，不要因为这件
事影响团结，要尊重张小
虎。

有天下哨回来，老李
一进屋就看见张小虎正脸
红脖子粗地跟几个老兵争
执。老李上前一问，张小
虎委屈地说：“他们偷看我
的信，侵犯我的隐私。”

老李的脸一黑，几个
老兵慌了，连忙解释：“没，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不过
是几片树叶。”说着，把他
们从信封里倒出来的已经
发黄的树叶拿了出来。张
小虎一看拼命扑上去把那
几片树叶捡起来，像宝贝
似的小心翼翼地捧在手
中，泪流满面，一屋人全都
呆住了，纳闷了！

“你们不知道，我从小
就没了父亲，与娘相依为
命，娘辛苦操劳眼睛都累
瞎了。我来当兵，娘一定
想我，我也很想娘，娘找人
写信不方便，我就和娘约
好了。娘在屋前种了一棵
叫‘万年青’的四季常绿的

树，我给娘留下了上百个
写好地址、贴好邮票的信
封，对娘说如果她想我了，
就寄一片‘万年青’的树叶
给我，我收到了就知道娘
很好很平安。我走的时候
摘了很多树叶压在书里，
我想娘了，就取一片连同
娘寄来的树叶凑成两片一
起寄回去。干枯的树叶在
水中浸泡后，两片合在一
起，我娘就能吹出清脆的
声音，我娘说，那样的话她就
知道我很好很平安……”张
小虎的声音越来越小，泣
不成声。

老李鼻子一酸，看看
手下几个老兵也都眼圈红
红的。老李突然高喊了一
声：“立正！”然后几个人不
约而同地向张小虎手中捧
着的已经发黄的树叶敬
礼。

“来，让我们大家都看
看你娘的信。”几个人小心
地轮流捧着树叶认真地
看，那树叶还隐约散发出
阵阵清香，大家心里都能
读懂那是伟大母爱的芬
芳。

摘自《语思》

中国四大美人，历来
的说法是西施、貂蝉、王昭
君和杨贵妃。

四大美人如何美法？
今人没有亲眼见过，只是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江
山联系在一起，都是自觉或
不自觉地充当政治工具。

说白了，西施是色情间
谍，接受越王勾践的政治任
务，为越王牺牲自己，把个
吴王夫差迷得晕晕乎乎，最
后被卧薪尝胆的勾践端掉
了脑袋。貂蝉也是个色情
奸细，她是军阀与军阀之
间、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
力之间的一个神秘人物，导

致董卓、吕布双双丧命。王
昭君为和亲远嫁，是一种外
交政策，自然也是高级政
治。这三个美人都是政治
家，只有贵妃娘娘略有不
同，她本人没有政治头脑，
但她的荣辱悲欢，都渗透着
政治。

考究起来，四大美人的
竞选条件有三：真人、美人、
跟最高统治者有关。

据此，我觉得貂蝉不合

格。首先，貂蝉不是真人，
历史上没有这回事。《三国
志》只有一句“吕布与董卓
侍婢私通”，那小丫头根本
不是派遣的特务，也不叫貂
蝉。色情奸细貂蝉是《三国
演义》创造的艺术形象。其
次，貂蝉的特征与西施是一
种类型，一个模式。这两个
美人方方面面重复，一个代
表够了，何必占两个名额？

那 么 真 正 的 美 人 是

谁？我认为应该评选虞姬
——楚霸王“别”的那个虞
美人，宋词词牌标明的那个

《虞美人》。虞姬是真人，是
美人，是楚汉之争的参与
者，不但是政治化了的美
女，又是一个真善美的形
象，她首先应该入选。

本评委举牌选美：西
施、王昭君、杨贵妃，再加上
虞姬。

摘自《巴山鬼话》

张之洞生于 1837 年，
死于 1909 年，是清末洋务
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
在兴办民用工业方面颇多
建树。他先后创办了湖北
织造局、汉阳铁厂，其中汉
阳铁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
大的钢铁厂。他还创办了
教授近代科学文化的两广
书院。

张 之 洞 常 年 官 居 高
位，又满腹经纶，故自命清
高。他喜欢与文人名士交
往，对僚属多不放在眼里，
属下多有不满，但又都无

可奈何。
有一位布政使颇有名

气，但也是张之洞的下级，
也不为张之洞所尊重，张
之洞多次对他失礼。这位
布政使对张之洞也十分不
满。

有一次，他又去总督
府拜见张之洞，谈完公事
之后，向张之洞告辞。按

照清朝官场礼仪，张之洞
应将布政使送至仪门，但
张之洞送到门厅就止步停
下了。这时布政使回过头
来，故作神秘地对张之洞
说：“请大人多走几步，下
官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张之洞以为布政使另有重
要内容要说，就又陪着他
走了一段路，但还不见布

政使开口，这时两人已走
到仪门，张之洞不耐烦地
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
吗？”布政使有点得意地
说：“其实我只想告诉大
人，按照礼仪制度，总督应
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现
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
到仪门，就请你留步吧。”
说完长揖施礼而去。

张之洞听罢，气得说
不出话来，但又不好发作，
因为这位布政使所言完全
符合清代官场礼仪。

摘自《深圳特区报》

退差

四大美人
魏明伦

1930年12月20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伯力协定》，对此项

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

判，这是一项超越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

别小看了唐高宗

张之洞清高遭戏弄

唐高宗的这个战略，让人想起乃父李世民。李世民的作战方针，向来如此。正
面坚壁清野，拒绝应战，而侧翼则不停地发动骚扰，断敌粮道，等到敌人阵营全局不

稳的时候，果断决战。一旦发起进攻，就要彻底坚定，毫不动摇。

花开有声 彭晓风 理想人生 马戎戎

信中有个啥秘密
赵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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